
轻质化的少儿散文
简平

如今的儿童文学创作发展极不平衡，

作家们都在赶着写系列长篇小说和系列童

话， 而少儿散文等其他儿童文学样式的创

作少有人问津。 事实上，系列长篇小说和系

列童话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而表面

的， 因为更多的是出于迎合市场的受经济

利益驱使的行为， 而不是其内在的质量和

水准确实达到了“高峰”。 自然，选择何种文

学创作样式因人而异，不可强求，但众多的

写作者缺乏扎实的文学功底， 缺乏对有限

制、有难度的散文体裁的把握能力，缺乏独

立的思考和较高的智慧，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样说，是想揭示目前儿童文学的创

作环境———出版的浮躁导致了少儿散文

出版困难，由此导致有水平的少儿散文写

作者的流失；而各种设限则又导致少儿散

文写作难度更大，结果便是已经难得的少

儿散文创作呈现严重的轻质化。

所谓的轻质化， 即是少儿散文作品轻

浅，不能深入现实；轻薄，不能深入生活；轻

飘，不能深入历史；轻慢，不能深入思考。

轻质化的少儿散文轻浅，不能深入现

实。 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今天的世界已经

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而今天的孩子

正是生活在这种已经并不断发生变化的

世界中的，新科技的日新月异、新的社会

生活和家庭生活形态、 新的时代愿景、新

的社会矛盾冲突，等等，已使人类包括孩

童的生活跟过去无法同日而语，外部世界

的变化，势必影响到少儿的内部世界———

他们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也随之发生

了变化，这些变化是巨大的、深刻的、震撼

的、难以摆脱的，但我们的少儿散文创作

没有正视现实中的巨大 、深刻、震撼的变

化，不愿去探寻这种变化，认识这种变化，

缺乏对现实的敏锐嗅觉和热诚关注，对外

部世界的变化所影响到的少年儿童心灵

世界的变化木知木觉，甚至还遮蔽现实。

轻质化的少儿散文轻薄，不能深入生

活。 谁都不能否认，如今的人类生活呈现

非常复杂而多样化的状态 ， 孩童也是一

样，不可能完全置之度外，所以他们的生

活不再那么单一 ，那么单薄，甚至那么单

纯，他们面临着新的生活环境、新的生活

问题、新的生活感受，但是，我们的少儿散

文作品却很少触及，表现和表达都是相当

缺弱的，更多地还是停留在表层或浅层次

上， 有的甚至连观念都非常陈旧和滞后，

无法深入到当下孩童生活的内质、 内核，

没有生活的洞察力，无法让读者在作品中

沉浸式地体验和感受多样化的现实生活，

因此走不进他们的心里。

轻质化的少儿散文轻飘， 不能深入历

史。 优秀的散文作品历来都是承载着深厚

的历史的，而现在的少儿散文却自我设限，

百般躲避历史，想方设法绕开历史，既没有

对历史的尊重，更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对历

史的独特阐释和见解。 众多散文作品都在

记叙童年生活， 好像童年生活是最可以省

略历史似的，因而，他们笔下的童年生活大

多为“美好的记忆”、“静好的岁月”，轻飘飘

的，没有历史的根基，甚至连历史的背景都

被人为抹去了， 仿佛他们的童年时代生活

在真空之中。 而散文的文学属性恰恰要求

真实，反文学属性的散文写作，写出来的童

年生活会可靠、会真实、会真诚吗？ 谁的童

年不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不打着时

代和社会的烙印？ 没有盖上历史邮戳的散

文是难以向历史交代的， 是发不出去的无

用的东西。 少儿散文当然要书写历史，书写

历史的根本文学动机是捍卫记忆、 反思历

史，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没有价值，因为这

样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的， 是美化

的，甚至是虚伪的。 (?转第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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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这面人生承重墙
常新港

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在写作？ 没

人统计过。 但我想说，热爱写作的人，尤其

是热爱儿童文学写作的人，是幸福的。 我

还想说，我们面前摆放的由河北少年儿童

出版社出版的“童年中国书系”丛书，这些

优秀的作者，是幸福的写作人。 他们都是

通往儿童文学经典旅途上的跋涉者。每一

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明天。

当然， 每一个写作者和每一个孩子，

都面对着自己漫长的成长之路。

儿童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都曾有过

担忧和焦虑、困惑和迷茫。 在儿童文学界，

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有不同质疑的声音。

如果一个写作者的内心没有过困惑，没有

过担忧，我只能说，他可能就是一个作坊

里的面点师，配料和工艺一成不变。

我想说，质疑是反醒和前行的开始。

1994 年，批评家朱自强先生在《当代

作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言辞犀利

地对几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和一些儿

童文学作品中的现象， 进行了批评和质

疑。重点解剖了几位作者，其中有我。那篇

著名的文章，应该是儿童文学圈内第一次

公开发出的不一样的声音。 我通读这篇文

章时，给我内心带来的震动，像七级地震。

我那时的写作状态，似乎顺风顺水，推开

窗户，风和日丽。 关上窗户，依旧落日美

景。 但是，我像一个马拉松选手在大街上

狂奔，突然路边一个人用一盆冷水浇了我

一身。

我停止了狂奔，我被冻僵了。 有很长

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的笔了。 朱自强先

生用他的冷静和客观，指出了儿童文学写

作群体中出现了“疫情”，也道出了我写作

中的缺失。 到了今天，我都会感谢朱自强

先生在那样一个看似祥和的夏天，吹来一

股强劲的北风，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他

身上散发出的批评精神，是我们今天都很

难再见到的。

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作品中的 “缺

失”，从写作的狂奔中变成了慢跑，从自我

陶醉学会了欣赏别人，从一个躁动的热血

青年，变成了一个冷静的人。

质疑别人，被别人质疑 ，都会让自己

成熟起来。 一个人被别人质疑多了，受到

的批评多了，他的内心会强大。 这就像一

个成长中的男孩子，第一次被人打，会哭

起来。第二次挨打，他会盯着对方的眼睛，

在心里说，我会长大！ 第三次挨打，他会享

受身体遭受的撞击。 这就是阅历和成长。

我想，我和很多的同仁 ，都在呼唤儿

童文学界发出不同的声音，真诚的批评声

音。 当赞美和批评都是餐桌上的菜，你不

挑食，都吃下去，才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

人。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健全的文学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的

十年中，反省自己的写作，百分之九十五

的作品，都是以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为原

型。 当有朋友说到我的作品在重复自己的

时候，我会回头看。 我出版过的长篇小说

《青春的荒草地》《亦德的冬天》《烟囱下的

孩子》《笨狗如树》，都有自己生活的身影，

还被很多读者认为，那就是我的自传。 我

开始有了写作上的惶恐。 我在想，十年的

写作时间， 太沉迷自己的北大荒世界了，

在自己的世界里转圈， 很容易转得头晕。

而自己却误以为是某种境界。

我试图寻求变化，又对自己的过往留

恋不舍。 这就出现了一个变和不变的问

题。 这里有个契机，那就是 2000 年来了。

我第一次使用了电脑。 面对着近在咫尺的

屏幕，就像面对着一个陌生的听众，我突

然想讲一个陌生的故事。 于是，我大胆地

讲了《一只狗和他的城市》。一只狗变身为

少年的故事。 它摆脱了我沉迷的北大荒生

活，但是，小说中那个不停寻找的狗家族

每一个成员的成长，是不变的。 从那时开

始，幻想小说，成为我喜欢的一种写作类

型。 这类小说有 《懂艺术的牛》《树兄弟》

《土鸡的冒险》《陈土的六根头发》等。写作

中的变和不变，都会在这些作品中看到我

自己艰难的努力。

我的写作，总想努力改变自己习惯的

东西，这不容易。 我也会坚守不能丢掉的

东西，这也很难。 我想说，一个作家的作

品，只为某一部分喜欢你的读者服务。 有

很多的人不喜欢你，这说明你可能不是一

个八面光的人， 你是一个有棱角的人，还

保存着文学的质感。 正是因为作家的固

执，也叫坚守吧，才成为作家“某某某”。 我

能看清自己作品的受众群，喜欢我作品的

读者不多，我正努力改变某些东西，争取

让更多的读者，阅读到我的故事。 某一部

分读者对自己有所期待，这正是我要求进

步的动力。

毫无疑问，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关注

的、要表达的。 他可能在一生的写作中，都

离不开那个写作的根基。 它是一座文学建

筑的承重墙。

记得在 1967 年，我十岁的时候。 农场

正在映一部老片子《平原游击队》，票价五

分钱。 我向爸爸要电影票钱。 爸爸和妈妈

都是国家干部，工资不低。 但是，爸爸脸色

铁青地拒绝了我。 我不懂事，跟爸爸闹，爸

爸打了我。 我很委屈，一直在哭。 最后，爸

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你懂点事吧，你奶奶

在老家要饭呢！ ”我愣住了。 事后才知道，

千里之外的叔叔身陷囹圄，奶奶无处安身

了。 从那天开始，我没再向大人要过零钱。

那是触及了内心的惊醒， 对一个孩子来

说，那是人生的电击、人性的洗礼。

它是我写作的承重墙。 我不排斥很多

的作家会从影碟里、从流行阅读中寻找灵

感。 但是，我会鄙视那些粉饰和虚伪的文

字，我从来也不会去阅读那些打着爱的幌

子， 一点也感受不到爱的脉膊跳动的作

品， 我也从来对那些无根的作品视而不

见。 我断定，那些写出他自己都不相信的

作品的人， 当他的作品却受到吹捧的时

候，他自然就变成了一个“假爱文学作坊”

里的三流面点师。

我想说，今天浩如烟海的书籍 ，传播

的发达，让孩子们非常的智慧和敏感。 他

们的阅读也在成长，当他们在人生的路上

再迈出几步时，回头看，不要对我们写出

的作品报以轻蔑。 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阅

读记忆，应该是留在他们曾经走在黑夜里

的一点人性之光。

我希望每一个人的写作， 都是生命的

写作。 展现的是一种真实的，也可以叫真诚

的存在。 比如说， 面对着十四亿人口的中

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都该指向一

个孩子的未来的生存能力，这不是空话，有

谁能回避自己的人生是如何活着的命题？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关注的文学内核。

因此，就有了不同类型的作家。 你是哪一

类作家？或是，你想成为哪一种作家？这必

须是自己回答的。

我关注的文学的这面人生的承重墙，

在我的作品中， 就有了它的文学现实意

义。 也许有一天，我又遭到一次写作上的

重创，做一次反思，我会感谢那个引爆文

学炸弹的人。 他让我重新开始，并让我看

见文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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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

都该指向一个孩子的未来的生存

能力，这不是空话，有谁能回避自

己的人生是如何活着的命题？

所谓的轻质化， 即是少儿散

文作品轻浅， 不能深入现实；轻

薄 ，不能深入生活；轻飘，不能深

入历史；轻慢，不能深入思考。

儿童文学的边界、蜕变与突破


